《论语》归“仁” 课改求“道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小锋
  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“仁”的思想，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“仁学”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“仁”字出现达109次之多，说明“仁”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年逾八旬的著名作家、学者王蒙先生的笔耕最新力作《天下归仁：王蒙说<论语>》，也将《论语》的核心思想锁定在一个“仁”字上。

  老先生谦虚地说：“对《论语》，包括对古汉语的解释，我都是学别人的……参考了李泽厚的《论语精读》，杨伯峻的《论语正义》……”其实关于《论语》的解读，有史以来有成百上千的版本，但是解来解去，无外乎“说文解字”，王老先生更琢磨研究《论语》的道理，为了直指人心普惠众生，所以借鉴李泽厚深邃，杨伯峻的雅俗共赏，书中更承载了王蒙先生八十载的人生心得，对儒家经典《论语》进行了精彩绝伦、睿智深刻的“王解”与“评点”，再现了《论语》的微言大义，尽展了大师风采。

 杨绛先生曾经这样说：“四书”我最喜欢《论语》，因为最有趣，读《论语》，读的是一句一句话，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，书里的一个个弟子，都是活生生的，一个一个样儿，各不相同。心理上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可就文字而论《论语》就是一部微博集合，章句之间零乱纷杂，几无联系。所以读者对历史背景懵然无知，几乎无法解读。

 解读《论语》，不了解春秋的历史和文化，不了解孔子的身世，不了解孔子与弟子们的性格，以及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，那就只能是说文解字。解释起来往往姑妄言之，谬之千里。这也正是我们不能读出杨绛一般味道的缘由。
　 王蒙说《论语》已然将孔子“仁学”当中的精华元素和启迪内涵最大化，将《论语》作为一部活的、有针对性、有现实感、贴近人生与社会的书进行阅读理解发挥，甚至还打破了《论语》原有段落的排列，重新编辑组合，使读者能更系统的理解孔子“仁学”精华。
那么，孔子所谓的“仁学”究竟是指什么？究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，为什么这道理对中国人那么重要？

“仁”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。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。孔子把“仁”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、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。

字面上看，“仁”从人从二，从人，表示一个站立的人，从二，表示指“不仅是我一个人，还有我以外的很多人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。二也代表天、地，指做人要效法天地。三代表天、人、地三才。仁字从二不从三，即要化掉人心，只怀天地心，以天性善良、地德忠厚的心来为人处事，即有博爱心、包容心，自会产生仁爱心。这是个人自我提升之道。

孔子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，形成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，它包括孝、弟（悌）、忠、恕、礼、知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内容。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，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。他提出要为“仁”的实现而献身，即“杀身以成仁”的观点，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最终，“仁学”归纳成仁义礼智信，为“仁”而推崇“礼”。

“礼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有规矩，有秩序，有一种平衡，有一种和谐，也是和为贵。《论语》还是读到了“中庸”之道。《论语》本生便是哲学。
易中天先生曾经在百家讲坛说过，孔子只有温度，没有色彩！因为一个大家都需要的孔子应该是灰色的。灰色的色彩感不强，可以视作不是色彩的色彩，同时又是最具普适性的色彩，因为它可以和所有色彩搭配。这就是一种哲学力量。

关于课改，学生的成长、学校的绩效、教师的成长三维，抛开功利的绩效，为成长而教育，便是取“仁”。这应当是一种教育的理念。国家督学成尚荣分享过某大陆特级教师与台湾老师上课的故事，其中有两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一个场景是上课开始前的“热身话”。台湾老师一上课，面对着全班学生，说了一句“同学们，你们好”以后，问：“同学们，我说的话，你们听得清吗？”然后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，又问：“同学们，我写的字，你们看得清吗？”与此同时，大陆去的一位特级教师，一上课，让台湾学生仔细看看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？都是“开场白”式的热身，都是自然地与全班同学交流，消除陌生感，但两地教师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。台湾教师关心的是学生们是不是真正听清了、看清了，心中有的是学生，而不是自己。大陆的那位老师引导学生关心的是自己。当然，引导学生仔细观察，从被观察的对象上有新的发现，培养观察能力，这应该没错。但是，仔细比照以后，仍可发现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，心里装着的东西是不同的。也许，那问“听得清吗”“看得清了”的那堂课，当时气氛平平；而那让学生观察自己的课，定会有精彩的发现，课堂上气氛热烈，笑声、赞叹声肯定不少，可我们从中看到差别了吗？发现价值取向不同了吗？
另一个场景是，台湾老师听到下课铃声响了，不管有没有讲完，就立即下课，让学生休息。与此相反的是大陆老师，下课的铃声响了，仍不舍得下课，又讲了几分钟，台湾老师提醒了，还不下课。这时，台湾负责课务的老师走上讲台，有礼貌而又坚决地对上课的老师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，早已下课了，你的课到此为止。”这位台湾老师有失礼貌吗？我不如此认为。他想到的是上课的规则，而规则的背后是学生，是学生的休息，是学生应有的权利，是学生的健康。大陆老师那些没讲完的内容一定十分重要、十分精彩吗？我当然也不认为。比内容更重要的是保证学生的休息，是让学生做好上下一堂课的准备。那些没讲完的，再重要，也不重要；再精彩，也不精彩。不肯下课的老师看起来非常负责，但他心中只有自己的预设，而在预设的背后是知识的传授，他内心深处真正的理念是：知识的讲授、上课的完整性比学生的休息、权利更重要。其实，这样的课是最不完整的，因为，学生的生活被他的课搞得不完整了，割裂了，风干了。
 理念其实对于我们很重要。柏拉图说过：世上的万事万物转瞬即逝，唯有事物的本源——理念，才是完美的永恒存在。你也许反复读王蒙老先生这本关于《论语》的解读之后，认为“仁”是一种文化理想主义，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，是一种很可爱的思想。理想和现实之间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。但我需要提醒的是差之毫厘可能谬以千里。
